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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 深 圳 罗 浮
桥的 繁 华 ，也 无 云
南瑞 丽 的 熙 攘 。中
苏边境城市——满洲
里神秘而恬 静 、庄严
而幽雅 。

神圣不可侵犯的 国境线 ，把万
千世界分割成 一个个主权 国家 。它
或许是和平 的 窗幕 、友谊 的纽带 ，
或许 笼 罩着愁惨云雾 、战争 风烟 。
一线 之 差 ，判 若 两 个 世 界 。满 洲
里，这 洋 味 十 足 的 城 名 ，自 本 世
纪60年 代 后 ，雾 一样 缥缈 ，梦 一
样神 秘 。让 我们轻轻撩 开 罩 在 她
头上 的 面 纱 ，略 略 窥 探 她 的 真 实
面目 。

满洲 里 位 于 呼 伦 贝 尔 草 原 西
部，滨 （哈尔滨）洲 （满洲里 ）铁
路的终点 ，城区 建筑面积
7.26平方公里 ，市区人 口
3 万 多 。西距 苏联9公里 ，
铁路与苏联接轨 ，是我国
通往 苏 联 和 东 欧 的 重 要
枢纽 ，著 名 的 陆 运 口 岸
城市 。

改革开放 以来 ，人们
亲切 地 称 她 为 “北 疆 深
圳”。

20世纪 以前 ，这里水
草丰美 ，牛羊成群 ，是蒙
古族 牧 民 理 想 的 游 牧 之
地。

1896年 的 中俄条约 ，帝俄在我
国东北取得了 东清铁路 （今滨洲线
的前身 ）修建权。1901年在这里建
成东清铁路的一个车站 ，站名定为

“ 满洲”站。“满洲”是满族的发
祥地——今东 北地区 的代称 。车站
是进入 中 国 境 内 的首站 ，命名 为 “满
洲”，意为从这里便进入 中 国 东北
地区 了 。

连接欧亚两洲的铁路线把市区
一分为二 ，而飞架铁路轨的天桥又
将市区合二为 一 。

以车站候车室为界 ，是对 内和
对苏两个繁忙 的 调 车场 。年吞吐货

物量300万 吨 以 上 。北京 至 莫斯科

的19次、20次 国 际列车 ，每周都经

过这 里 往 返 4次 。列车 到时 ，候车

室里挤着 的几乎都是 国 际列车 上下

来的人 ，中 国人除了到苏联的 ，就是
经莫斯科转 道 去 欧 洲 留 学或 工 作 的
人。车站邮局热闹非凡 ，人们怀着不
同心情忙着从祖国 的最后一个车站给
亲朋好友寄信和明信片 。每年有77个
国籍和地区 的4至7万人进 出境。1987
年以后 ，各种 团组在列车上达 1万多 ，
国籍增长了30%。仅今年 上半年就达
75个国籍 ，旅客5万 多 ，年底要超过10
万。

大批进 出 口 货物也在这里 交接和
换列车 。

市区幽雅 。街道笔直宽坦 ，街边
漆着不 同 色彩而又造型别致的铁栅栏
里，樟松青翠 ，扬树婆娑 。建筑群 中 ，
造型 美观 、气势浑然的现代化楼房比
比皆是 ，从本世纪初开 始建筑的幢幢
俄罗斯式的木房和石屋星罗 棋布 。那

饰以各种木板花纹 、漆着
色调柔和颜色的木房优雅
大方 ，富有异国情调 ，使
人仿佛置身在 童话世界 ，
遐想联翩 。

满洲 里恬静 。我们赴
内蒙 古 采 访 团 呆 了 4天 ，
也没在市中心见到一位交
通民警 ，更没见到身穿 国
防绿的军人 ，街 上行人稀
疏，难得听见一声汽车喇
叭声 ，没有 内地城镇那种
“ 五 音齐全 ”的喧嚣吵闹 。
在百货商店 、电影院 、俱

乐部 、公园 ，很难见到 内地都 市人满
为患的拥挤 。

满洲里饭店经理风趣地说 ：久住
满洲 里 的 人 ，在 街 上 行 人 中 ，只 要
搭上 一 眼 ，他们就 可 以 认 出 谁 是外
地人 。

满洲里的夜却欢腾。沿海 内地的
“ 新潮”、“时髦”，飞度大兴安岭 ，
风靡边城。现代文明 、现代生活 、现
代人的情感缩小 了时空 、缩小了地界
与国界 。

市总工会周主席 自 豪地说 ：我们
的轻工产品 已进入国 际市场 ，远销亚 、

非、欧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 ，商业 网

点遍 布城市的各个角 落 。

满洲 里正 以一个文化发达 、经济

繁荣 、生 活富裕的新型 国 际城市矗 立
在祖国 的 北部边陲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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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 现 在 怎 样 做 父 亲

毛自 成

这题 目 很有些偷懒 ，借 用 了 鲁 迅 先 生 的 旧 题 ，
然今 日 的 某 些状况 ，确 乎 见 出 父 亲 责 任 的 重 大 。
不说 自 儿 女襁褓起 父母 的 操 劳 ，亦 无 须 讲保姆 的
难寻 与 吉 凶 莫 测 ，单从 儿 女 的 教 育 、安全 和就 业
看去 ，也委 实 需 要 老 调 重 弹 。

“ 中 国 的 孩子 ，生 他 的 人 ，不 负 教 他的 责 任 ，
因为 我们 中 国 所 多 的 是孩 子之 父 ，所 以 以 后 只 要
人之 父”。先 生72年前 对 旧 弊 端 的 抨 击 ，如今 已
警醒 国 人 ，恨铁 不 成 钢 争 当 人之 父 正 蔚 然 成 风 。
这原 本很 可 以称做好事 ，然 而 社会 和 教 育 却 不 尽
人意 。先 是 学 校 ，有 的 已 改 教姓 为 钱 氏 ，重 婚 于 “孔
方兄”，将 相 当 精 力 用 于 创 收 的 勾 当 了 ；对 学 生
则五花 八 门 的 收 费 昂
贵频 繁 。那未 来 的 才
子们 又 受 社 会 不 良 风

气诱 惑 ，相 互祝“寿 ”
送礼 愈 演 愈 烈 。是 故 ，
少儿 求 学 乃 成 为 父 亲 们 一 大 经济 负 担 。校 园 外 面
的世界 本应 充 满 阳 光 ，令 可 塑 性很 强 的 少 男 少 女
受益 匪 浅 ，却 偏 偏 世 风 不 正 ，加 之 武 侠 、淫 物
飞扬 ，儿 童 们 于 此 熏 陶 里 ，难 免 毒 入 骨 髓 ，后
果险 恶 。对 此 ，我 便 时 常 思 忖 ，做 父 亲 的 真 非
须成 为 基 础 文 化 的 全 才 ，数 理 化 历 史 地 理 政 治
语文 外 语 生 物 美 术 音 乐 等 等 皆 需 掌 握 ，以 教 导
子女 学 习 ，既 压 缩 开 支 ，又 精 育 良 才 。不 过 对
社会 的 一 些 痼 疾 又 当 何 以 蔽 之 ，难 道 要 携 妻 挈
子隐 居 了 起 来 么 ？

做父 亲 的 责 任之 大 由 此 可 见 一 斑 了 ，然 而 还
有，这 父 亲 尚 需 有 一 副 健 壮体 魄 ，一 身 盖 世 武 功 ，

智勇 双全 ，技 压群 雄 ，倘 谙 熟 特 异
功能 或 《周 易 》一 类 预知术最好 ，
倘若 子 女遇险 ，赶 紧 奋 力 自 救 。盖

因如今 的 中 国 仍 有 冷漠麻木 的 看 客
和不 负 责 任 的 长 官 。兰 州 的 少 年 费
强悬 吊 于 凌 空 索 道 5小 时 ，终 因 无
人相 救 摔 死 了 ；学 校 房 屋倒 塌 伤 夭
了上 课 的 孩 子 ，这 消 息 已 经 不 少 了 ；
人贩 子 的 鬼迹 、绑 票 的 阴 影 似 乎 也仍未 消 匿 ……
如此 等 等 ，便要 求 这 父 亲 文 韬 武略 ，神机妙 算 ，
十八般兵器 ，忽 忽 生 飞 。

就业 又 是 一 大 难 题 了 ，无论 大 学 毕 业 分 配 或
做工人什 么 的 ，多 讲
背景 来 头 关 系 学 。中
国的 传 统 是 很讲 “荫
泽子 孙”、“因 父 敬

子”的 ，为 官 的 子 女

可干 好 工 作 ，可 占 好风 水 ，所 谓 的 竞 争 并 未 在 同
一起 跑线 上 ，“学 好数 理化 ，不 如有 个好 爸 爸”，
确乎 要 成 为 放之 四 海 而 皆 准 的 “真理”了 。至 于
平民 百 姓 的 子 女 ，却 只 有 听 天 由 命 。这 便 给 众 多
的父 亲 们 留 下 了 一 道 “才 下 眉 头 又 上 心 头 ”难 于

解开 的 人 生 方程 式 ，如何 为 人 民 服 务 ？怎 样做人
民的 公仆？安 能 理 解 无论 职位 高 低都 是 人 民 的 勤
务员 ？在 一 些 特殊人 的 骨 子 里 ，“服 务”、“勤
务员 ”、“公 仆”与 官 僚特 权 又 是 怎 样个 关 系 呢 ？

我们 现 在 怎 样做 父 亲 ？先 生 的 旧 题 ，很 可 以
续写 了 下 去 。不 才 毛 自 成 胡 乱 补缀 了 几 句 ，或许
对计 划 生 育 不 无 益 处 ，就此打 住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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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篇 能 看 懂 难 读 清 的 文 章
广耕

著名 语 言 学家赵元任先生 ，曾编 写过 一篇看得懂
读不 清 的 短文 ，以说 明 汉 字 同 音异义 的特征 ，文 章很
有趣 ，抄录如下 ：

石室 诗 士施 氏 ，嗜狮 ，誓食十狮 。氏 时 时适 市视
狮。十 时 ，适 十狮适 市 。氏 视十狮 ，恃 矢 势 ，使十狮
逝死 。氏拾是十狮尸 ，适石室 ，石 室 湿 ，氏 使侍拭石
室，石室拭 ，氏始试食十狮尸 。食时 ，始识是狮尸 ，实
十石狮尸 ，试释是事 。

须弥 福 寿 庙 游 记
刘宁

清晨 ，雾 气给 如黛 的
青山 群 峰披上 了 一 条 透 明
绵薄 的 白 纱 ，秋风 中 夹 杂
着五谷 的 醇 香 ，我乘兴来
到河 北 省承德市狮子 沟 。
承德市为 一 谷地 ，四 面环
山，北 山 坡上坐北 向 南 ，
依山 就势建造 的 须 弥福寿
之庙抓住 了 我 的视线 。错
落有 致 的 汉 白 玉 砌筑 的 白
台建 筑象众 星捧 月 一样 ，
簇拥着 一座 高 高 的红 台 。

这是藏族 寺 庙 中 的典型 建
筑。向 里 走 ，巍峨 的妙高
庄严殿镏金耀彩 的 鱼鳞 瓦
顶四 条脊 上 ，各 有 两条升
降相对 的 金龙腾空 欲 飞 ，
每条龙都有一吨重 。

须弥福寿庙 建于 乾 隆
四十 五年 （1780年）。是
乾隆为跋 涉 万 里 ，前 来祝
他70寿辰 的 西 藏政教领袖
班禅 六 世 修 建 的 下 榻 行
宫。式样完全仿班禅在 日
喀则 住 所 扎 什 伦 布 寺 修
建，须 弥福 寿 即 扎什伦 布
的汉译 音 。

进山 门 向 北 ，青檐 黄
琉璃 瓦歇 山 顶亭 内 置放着
《 御制须 弥福 寿 之庙碑》。
碑文用 满 、蒙 、藏 、汉 四
种文字 镌 刻 ，是清 朝祖 国
空前 统一 的 历 史 见证 。从
康熙到 乾隆 ，文功 武治 ，
怀柔远人 ，内 地承 平 已 百

年。西 藏在 清 中 央政府的
部署 下 ，废除 了 藏王 ，限
制了 大农奴主 的 势 力 ，使
班禅 达 赖 执 掌 了 政 治 实
权。18世纪70年 代初 ，英
殖民 主 义 者 软硬兼施 ，想
通过 签订 《商约 》控 制 西
藏。都被班禅 和达 赖 以未
经清 中 央 政 府 批 准 拒 绝
了。英殖 民 主 义 者 贼心不
死，又在 班禅和达赖之 间
阴谋 离 间 。班禅 六 世 那次
不畏关 山 万 重 ，就是借祝
寿之机 ，到清 中 央政府来
商谋大略 的 。乾隆对未招
自至 的 班 禅 非 常 器 重 ，
册封 了 金印 、金 册 。并连
续十 天 盛歌 欢 舞 ，厚 款班
禅。

班禅行宫后 面 的两座
小殿 ，现变成了 “清代珍
宝文物展 ”馆 。镶 金嵌玉
的释伽牟尼像 ，经 金纬银

编织 的 无量佛 ，溢彩流 光
的七佛八宝 ，使人 目 不暇
接。徜徉在殿堂 中 ，你会
由衷地感 到 ，蒙 、藏 、维 、
汉及 其他各族 人民 共 同 创
造了 我们祖 国 源远流长 的
历史和文化 。

走出 山 门 ，环顾坐落
在塞 外原野 上 的 普 宁 寺 、
普乐 寺 、安远 寺……以 及
那富 有 很 多 动人传 说 的磬
锤峰 ，那遐迩 闻 名 的承德
外八庙 ，和 内 衔江南水 乡 、
华北 沃野 的避暑 山 庄 交相
辉映 ，浓缩 了 我们伟大祖
国万 里 山 河 的雄 景奇观 。
现在 世 界上 总 有 一 些 人 ，
用达 赖大作文 章 。其实 ，
从公元 13世纪 中 叶 以来 ，
中国 中 央政府 一 直在西藏
行使着完全 的主权 。

雾散 了 ，只 见青松凝
翠，古刹庄严 。镏金泻银
的大殿更加金碧 辉煌 。青
山遮不住 ，江 河 万 古流 ，
历史不会 因个别 人 的 喧嚣
而改变航向 的 。

五个孩子的小学
叶晗

这所学校是我们今
年夏天在秦岭深处的梨
子园森林调查队采访时
听说的 。简 易公路在身 后两公里处 已到尽头 ，我
们是走进来的 。

爬上一面坡 ，林 中 一块小小平坝上 ，孤零零
贮立着一座土墙瓦舍 ，这就是学校了 。

前几 日 刚下过雨 ，小河涨 了水 ，因对面 山 上
的孩子 无法到校就休了 课 ，院坝里很静 。同去的
人晚 上在这借住 ，熟门熟路从门框上摸 出钥匙开

了门 。进门右手是一间
大教室 ，泥灰抹起波浪
状的黑板 ，一铺大炕 ，
三张陋桌 ，左手是教师

备课室和灶披间 ，屋尽头是小小的储藏室 。
学校虽小 ，倒也正规 ，墙上的 课表和全 日 制

小学一样 ，有语文 、数学 、品德 、自 然 、说话 、
体育 、劳动 、作文 、写字 、班会 ，劳动课则伺弄
坡上的木耳架 。

这学校只有五名学生 。二名三年级 ，三 名二年
级。一个年级 上新课时 ，另 一个年级就 自 习 。山 区

居住很分散 ，唯一 的教师和这些学生都住在
七八里甚至十 几里外 ，每户独立 ，没有村落概
念，学校也是取其 中心而建的 。

隐蔽在树间草丛之 中 的小
路，时而跨沟 ，时而越坎 ，若
两人相遇 ，非侧身 而不能过 。
教师和孩子每 日 里都要在这样
的路上往返 。冬 日 ，晨鸡未啼
便起身 ，一手执松油 明子 ，一
手提着炭火盆 ，斜挎书包踽踽
而行 。风刮着 。林吼着 。大城
市里被父母们接 来送去 ，动辄
要吃巧克力威力发酸奶雪糕泡
泡糖的 “小皇帝”们 ，没有这
份体验 ，也断然不知 山 里孩 子
求学的艰辛 。

学校所在地叫银花寺 ，以
前是尼庵 ，据说很久远的时候 ，

对面 山坡上有个金华寺 ，住和 尚 。
后来不知何故荒废了 ，蒿草 灌木
大树们又蓬勃长起 ，湮没了 这段
历史 ，修学校是近几年 的事 。

沿着时隐时现的路 ，我们前
去探望那位教师 ，不巧 ，这位小
伙子 上 山收木耳了 。他卧室 里唯
一现代化的是一台用 电池的收录
机，桌上堆放着小学教师进修教
材，看来在教育别 人的 同时也在
添满 自 己……夕 阳西下 ，烟熏 火
燎的茅屋被镀上一层金色 ，使人
感到荒凉中 的崇高 。

我们向这默默的大 山 行了一
个长久的注 目 礼……仙境 （张家界一景 ） 王静全


